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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大师，为后人留下了三千万言的作品。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词，都具有自己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风格。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张恨水研究的专著、论文颇多。尤其新世纪这十多年时间张恨水研究许多方面更有了可喜的新进展。徐传礼、董康成、徐泉合著《张恨水与通俗文学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张恨水与通俗文学的关联，以及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谢家顺以《啼笑因缘》为出发点，从叙事学角度研讨张恨水小说对传统小说继承与创新。谢家顺、林斗山、葛便南合著的《张恨水对联艺术论稿》,在对联艺术的专题研究方面做了尝试性探讨。袁进《与“三”结缘的张恨水》，孔庆东《〈啼笑因缘〉的爱情三模式》，徐德明《〈金粉世家〉与家族小说》，张中良《张恨水小说的社会风俗画》，汤哲声《引雅入俗——张恨水》，百家讲坛这五讲通俗化解说张恨水小说，使张恨水小说研究学术成果得以普及。积数十年的研究，论者对张恨水小说的主题、题材和风格特征等作了不少精辟的分析，可谓成绩斐然，但极少有学者挖掘张恨水作品尤其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启蒙主义思想。张恨水作品中启蒙主义思想的内容是丰富复杂的，与同一时代新文学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

一、张恨水启蒙主义思想的渊源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之所以爱读通俗小说，就是因为在鉴赏他们能理解的文艺作品时，还能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一些生活的启迪以及做人的基本准则。他们读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从主人公杨杏园身上看到洁身自好，清白自许，出淤泥而不染的品德。读《金粉世家》，冷清秋的生活经历告诫他们“齐大非偶”酿成悲剧，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纨绔子弟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这些对人起到启蒙教化的思想是张恨水受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要数李贽最著名。李贽承接了阳明及泰州学派的狂者胸次与怀疑、批判精神，淡化了道德伦理在心学中的色彩，突显了人性的自然层面，提升了主体尤其是个体的独立、自由、平等意义。在平等问题上。李贽坚持“庶人可言贵，侯王可言贱”认为人是平等的，而否定了所谓的尊卑贵贱。这些思想渗透在张恨水主要的作品中。
同时，张恨水也受到“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启蒙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一个里程碑，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竖起了“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的大旗，塑造理性，培育公民精神。如火如荼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影响了通俗作家的创作，他们在作品的内容上努力改良自己。过去狭邪小说的写作中他们“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1],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毕倚虹和何海鸣笔下，他们抛开过去的几种模式，都加进了人情与人道主义的新因素。1919年张恨水正好从安徽老家远赴北京，任《益报》校对、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编辑、北京世界通讯社编辑。当时作为报人的张恨水会不知不觉受到“五四”新思想影响。新文学作家们强调国民性改造，指出立国之本首先立人，把对国民思想启蒙主义视为中国变革的中心环节。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保留着迷恋的心态，他不可能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学作家那样对传统文化采取决绝的态度。但时代的发展，又无形地迫使他必须调整这种过于传统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以适应“五四”以来批判传统走向现代的时代潮流，这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张恨水作品的启蒙主义思想。像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可以与新文学中社会剖析小说构成互补的态势。社会剖析小说指的是以茅盾为首的一类小说，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戏剧冲突强烈的情节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代表作《子夜》。《子夜》从居高俯视的视角，以工业资本家吴荪甫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结果破产的悲剧故事为线索，整体展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图景：豪奢的资本家客厅、光怪陆离的夜总会、错综复杂的工厂斗争、声嘶力竭的证券市场，以及高谈阔论的教授、诗人、太太小姐们。而《春明外史》叙事从容，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雏妓梨云、才女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为贯穿线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风俗图：上到总统、总理、下到妓女、戏子，穷尽名色人等，豪门、妓院、剧场、公寓、会馆、学校、高级饭店、俱乐部、庙宇、名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两部作品运用不同的写作方法各自向世人描绘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上海、北京两地的真实的社会生活。这足以反观张恨水受到新文化影响之深。

二、民主与平等并重的思想
张恨水作品中，民主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溶于生活之无形，表现为衣食住行中的每一环，每一个人的举手投足间，润滑着人的思考。它不同于鲁迅小说作品重在写出国人的灵魂，揭示出他们的痼疾沉疴。鲁迅塑造了中国人的一系列人格典型：主子、奴才、看客、穷酸书生、假卫道士、帮闲文人……“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张恨水作品虽不能塑造类似于鲁迅笔下的典型人物，但他就是凭借着他笔下的中西合璧的男男女女对市民受众进行形象化的思想启蒙。张恨水好友张友鸾曾以自己独到的眼光评价《金粉世家》，他说《金粉世家》“假如写法不是章回小说，而用现代语，那么，它就是《家》；假如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戏剧，那么，它就是《雷雨》。”[2]张友銮实际上相当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这部小说的“时代意识”。《家》和《雷雨》是新文学作品中具有浓郁启蒙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拿《金粉世家》与《家》、《雷雨》作比较，很明显地看出《金粉世家》具备《家》与《雷雨》的思想启蒙特质。“客观地讲，张恨水的前期小说，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沿用了章回小说这一传统的艺术形态，但就作品的‘时代意识’而言，应该说相当整体地深刻地反映了‘过渡时代’的深层时代意识，起码，并不落后于‘时代意识’”[3] 这一评价颇为中肯。在张恨水的小说世界中，塑造了大批“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具有双重文化人格的人物:杨杏园（《春明外史》），冷清秋、金铨（《金粉世家.》），樊家树（《啼笑因缘》）、冯子云（《现代青年》），李南泉（《巴山夜雨》），康百川（《秘密谷》）等。一方面，他们无不承载浓重的传统文化意识，在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相当的欣赏和依恋的情怀。另一方面，他们大都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或认同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属于“维新”人物。
《金粉世家》中金铨早年留学法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善于接受新事物，是个开明人才，虽为一国总理，又是三世同堂大家族的家长，但他不专制、不迂腐，没有门第等级观念，允许子女自由选择婚姻，是一个接受了维新思想的改良的父亲形象。尽管他知道冷清秋出身下层家庭，他对于金燕西和冷清秋的婚姻的态度，并不像巴金笔下的封建家长那样对年轻人的自由婚姻横加干涉，而是尊重金燕西个人的意见，显示出他民主思想的倾向性。另外，凤举一次夜醉，引起了金铨的注意。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给自己的下属、凤举的顶头上司、外交部曾次长写信，要求解除凤举的公职：“思恕兄惠鉴：旧岁新年，都有一番热闹，未能免俗，思之可笑。近来作么生？三日未见矣。昨读西文小说，思及一事，觉中国大家庭制度，实足障碍青年向上机会。小儿辈袭祖父之余荫，少年得志，辄少奋斗，纨绔气习，日见其重。若不就此纠正，则彼等与家庭，两无是处。依次实行，自当从凤举作起。请即转告子安总长，将其部中职务免去，使其自辟途径，另觅职业，勿徒为闲员，尸位素餐也。铨此意已决，望勿以朋友私谊，为之维护。是所至盼，即颂新福。 铨顿[4]”金铨通过私人函件的形式来解决一桩既牵涉到个人私事，同时又不无公共性质的事件，而不是以政策、制度的形式对之加以处理。这足以说明金铨处理公事时显示出鲜明的民主。身居社会高层的金铨，在家里对下人也实行平等。金燕西过生日时，几个仆人送了他礼物。在宴请吃饭时，金铨觉得不让仆人一起吃饭是不对的。 金铨道：“你收了别人的礼，还要请请人，你对她们的礼，就这样感受吗？”燕西笑道：“我原是给她们备一席酒，让她们自己去吃去。”金铨笑道：“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平等，送花的人，倒没有赏花饮酒的希望。我看这里很有座位空着，也没有外人，让她们也坐上罢。”[5]389《金粉世家》中的民主思想俯拾即是。 冷清秋和金燕西热恋时，二人结伴一起看电影。冷母忍不住发出了感慨道：“这些新鲜事儿，我们年轻时候是没有的，就是有，我们上人也不会让你去看，……常让你出去玩玩，我也是愿意的。”[4]784冷母的感慨里面除了饱含着对女儿的宽容和疼爱之外，也确定交织着一些对于时代变迁的羡慕、无奈，而最终她接受了这种时代的变迁。冷母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女人，面对时代的变迁，她在女儿恋爱方面表现出应有的民主思想，显示出她的开放通达。
《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对贫寒出身的姑娘沈凤喜一见钟情。这在传统文学中，也是个俗套故事。但是樊家树所体现出来的平民意识和一种平等观念。这是一种富有时代感的东西，通过俗套故事表现出来，更易于被市民阶层接受和认同。 在爱情问题上，樊家树并不守旧，他冲破了传统的门第观念，不听表兄嫂的一再劝告，坚持与沈凤喜交往，并安慰她“我们的爱情绝不建筑在金钱上，我也绝不敢把几个臭钱来侮辱你。但是我愿帮助你能够自立，不至于像以前去受钱的压迫。”[5]289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等借助爱情表现平等启蒙主义思想，但《啼笑因缘》中平等启蒙主义思想更加鲜明。当沈凤喜失身于军阀刘德柱之后，樊家树却说“我知道，你的意思说，以为让姓刘的把你抢去了，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不好意思再嫁我，其实是不要紧的。在从前，女子失身于人，无论是愿意，或者被强迫的，就像一块白布染黑了一样，不能再算白布的；可是现在的年头儿，不是那样说，只要丈夫真爱他妻子，妻子真爱她丈夫，身体上受了一点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精神上，不是在形式上，只要精神上是一样的，……”[5]289 同时，他与走江湖耍把式的关寿峰父女交往，并不因为关氏父女出身卑微而有丝毫歧视或看轻之意。在关寿峰生病住院垂危之时，他慷慨解囊，无私帮助，完全是朋友之间情意和同情心，而没有高低贵贱的身份以及地位方面的考虑。樊家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平民化”的思想，应该说对市民社会具有一种吸引力。《啼笑因缘》这部作品通过樊家树这一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平民化思想和文化情趣，是一种时代思想，符合市民阶层读者的心理期待和阅读口味，北京的读者，感到亲切，上海的读者，感到新鲜。张恨水坦言，在写作《啼笑因缘》时，“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我的所谓赶上时代，只不过我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和写人民就是了。”[6]
除了《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张恨水其他作品也体现了民主与平等并重的思想。像《杨柳青青》中渗透过新思想的桂枝，为宽慰母亲的心也会说出平等之类的话。桂枝道：“这年头儿男女平等，作儿子的可以养老，作闺女的，一样可以养老，你信不信？我决计养活你这一辈子。”[7]33 而她的母亲在她的婚姻上也表现了自己是个开明的家长。当桂枝在犹豫是否嫁给赵自强连长时， “江氏心里，就有些明白，一定是赵家的婚事，她有些不满意，也不知道那天在外面听着什么言语了，勾起她一肚子的心事来，所以只管生气。这个年头，是自由的年头，既然姑娘不愿意这头亲事，有话也是白说，不但不会成功，也是让上辈人跟在后面受气，那又何苦呢，因之江氏忽然醒悟过来，也就绝以不提这件事。”[7] 124她的母亲江氏内心深处感受也体现出民主、平等观念的诞生、扩散和深入人心。

三、婚姻自主权的思想
所谓自由是人天生的摆脱奴役，不受制约，不受羁绊的倾向。它是整个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的追求，当然不同文明的人类对自由都表现出了各自的理解和向往。“五四”学者揭露礼教吃人，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宣扬婚姻自主权。而作为一个报人，张恨水理所当然知晓这一启蒙主义思想对普通民众的冲击力；作为一个作家，张恨水深知写作受体——读者的阅读兴趣倾向性。当时普通市民读者的审美趣味介乎于新旧之间，他们既想阅读传统传奇故事，又想在故事中领略出新鲜事物来。张恨水及时把握住读者这一阅读需求，在旧的章回体小说中透漏些许新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想。
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婚姻都是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青年男女无法拥有自己的婚姻自主权。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人们的思想觉醒了，青年们向社会发出呐喊，寻求婚姻自主权。《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与李冬青以悲剧结束，但二人在婚姻问题上都表现出各自的自主权。封建社会青楼女子要拥有自己的爱情是一种奢望，清白人家男人娶其回家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杨杏园不仅与梨云产生爱情，还不顾世俗的偏见，决定娶她为妻。李冬青与杨杏园心心相印，门户相当，又是男才女貌，天设的一对好姻缘。当李冬青得知自己有痼疾，她虽深爱着杨杏园，不听任何人劝阻决然选择与杨杏园分手，她完全掌控了婚姻自主权。《金粉世家》中金燕西与白秀珠青梅竹马，长辈们都非常看好他们俩。当金燕西遇上冷清秋后，金燕西充分拥有了婚姻自主权，舍豪门贵族女子而娶平民女子。这倒不是金燕西喜新厌旧，小说字里行间没有表现出金燕西对白秀珠产生过爱情。见到冷清秋后，金燕西才知情为何物，他听从内心的渴求，娶平民才女冷清秋为妻。而冷清秋更是追求自由、平等，向往人格独立、婚姻自主。在爱情失落后，冷清秋主动向金燕西提出离婚要求。当这一要求受到阻扰时，她趁着金家一场大火摆脱了这个豪华奢侈的家庭的禁锢和束缚，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同时，张恨水还借冷清秋的口说道“夫妻是由爱情结合，没有了爱情，夫妻结合的要素就没有了，要这名目上的夫妻何用？”这从很大的程度上抨击了传统思想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闪烁着新思想的光辉。相对巴金的《家》、鲁迅《伤逝》来说，张恨水作品中主人公大都拥有婚姻自主权，且他们婚姻自主的意识比较强。《家》中觉新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却委曲求全地放弃自己与钱梅芬的爱情，懦弱顺从地接受家长对自己婚姻的安排，娶李瑞珏为妻。《家》的结尾，李瑞珏惨死的教训，才使觉新有所醒悟。鲁迅《伤逝》中子君谈恋爱时发出惊世骇俗的爱情宣言“我是我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等到与涓生同居后受冷淡不得不选择离开直至死亡，子君等于失去了婚姻自主权，事实上她自始自终婚姻自主的意识较淡薄，只是一味地听从于涓生安排。
张恨水所生活和文学创作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正面临新旧交替的千年不遇的变局，社会和文化传统都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调整期，旧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也都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空前的焦躁、激动、刺激的时代，一种对旧的厌倦和对新的期待混乱交织的时代。“时代并不能替代人们进行价值选择，选择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动，是一种创造活动；能否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关键在于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自我完成。”[8]张恨水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嬗变更替，与时俱进，深化思想境界，在作品中充分体现“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两大内容：民主与自由、婚姻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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